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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语法认为，述谓涵盖了小句中除了置于句首的名词词组以外的剩余部分。系统功能语法将述谓中的动
词和补语区分开来，认为短语动词在及物性分析中表达经验意义的过程;Fawcett则摒弃了短语动词这一概念，引入“主
要动词延长成分”这一术语来描述短语动词中出现的副词和介词;黄国文、胡壮麟等也从相互依赖和“逻辑 －语义”关
系两个视角对短语动词复合体作了深入阐述。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及物性分析的角度对短语动词复合体进行
分析，以期能对前人的研究作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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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传统语法认为，小句是由主语和述谓构成。这个
概念将小句中除了主语以外的所有成分统称为述谓，
在某种程度上避开了对动词复杂性的阐释。系统功
能语言学将述谓中的动词和补语分离开来，认为动词
是表达经验意义的过程。Halliday(2000:207)在运用
及物性系统分析小句时指出短语动词和动词词组之
间的不同。他认为:动词词组由限定词、归一性、述谓
和可选择的助动词构成，而短语动词则由述谓与副词
或 /和介词构成表达经验意义的过程。Halliday 对动
词词组中的时态作了大量系统的阐述，但遗憾的是对
短语动词的描述却过于简单。［1］以 Fawcett(黄国文，
2008)为代表的加的夫语法对短语动词给予高度的关
注，并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们摒弃了“动词词组”这一
概念，将动词词组中的各成分直接提升到小句层面进
行分析，并引入“主要动词的延长成分”这一术语来描
述短语动词中出现的副词和 /或介词。但短语动词的
复杂程度远非述谓与副词或 /和介词构成，在短语动
词中还可能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词。我国著名
学者黄国文(1998，2000，2011)、胡壮麟等人(2005)从
互相依赖和“逻辑 －语义”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动词词
组复合体。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及物性分析
的视角对短语动词复合体作进一步研究，并针对短语
动词复合体和级转移的区别，提出几点自己的看法，
以期能对前人的研究作补充说明。［2］
二、短语动词复合体的前期研究
Halliday(2000:207)提出短语动词这一概念以区
别动词词组。短语动词可具体分为“动词 +副词”“动
词 +介词”以及“动词 + 副词 + 介词”这三种结构。
Halliday(2000:208)认为，短语动词是一个单一的过
程，并非过程与环境的结合，如:I am seeing my brother
off．句中“see off”被看作一个整体来体现物质过程，而
并非是“see”(心理过程)和“off”(环境)的结合。［3］这
种分析方式看似合理，但对于某些特殊的短语动词未
必实用，如:I take a bath;I make a promise to you 等。
Halliday 对这类小句的短语动词处理是将“take”和
“make”看作过程，而将“a bath”和“a promise”归属于
“范围”的范畴内。他认为这类过程的补语部分与动
词同源，应看作过程的“范围”。但如果一旦如此划
分，那么过程该如何界定呢?是看作物质过程或是其
他?如 I take a bath中“take”是物质过程，但在小句 I
make a promise to you 中“make”是否也是物质过程?
在进行功能句法分析过程中，黄国文(2007)提出应该
遵循三条原则:以功能为导向的原则;多功能原则;以
意义为导向的原则。如果以意义为导向来分析 I
make a promise to you，我们就会发现，“make a prom-
ise”应属言语过程。那么，把“make”看作是物质过程
似乎不太合理。Fawcett(2008:71)对这类动词的处理
方式就显得合理些。他引入“主要动词的延长成分”
来分析此类小句，具体分析如图 1:
图 1
对这些短语动词的分析远远无法展示短语动词
的复杂性，因为短语动词并非只能由一个动词来体
现，还可以由两个或多个动词组成。胡壮麟等学者
(2005)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短语动词复合体的概念，并
从互相依赖和“逻辑 －语义”关系的视角进一步阐述
短语动词的复杂性。［4］从相互依赖关系的角度将短语
动词复合体分为并列型和从属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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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got up，slipped out of the room and ran away
quickly．(并列型短语动词复合体)
She began to cry．(从属型短语动词复合体)
在从属型短语动词复合体中，根据“逻辑 －语义”
关系将其进一步分为扩展型和投射型。在扩展型短
语动词复合体中又具体包括详述过程，延展过程和修
饰过程。并从语态入手，列举了大量的例子来分析，
如:
This offensive appears to be a sign of their strength，
but their position is highly contradictory．(详述过程:主
动)
We succeeded to take our last steps to freedom in
conditions of relative peace．(延展过程:主动)
I forget to tell her the time of the party． (修饰过
程:主动)
The light doesn’t seem to have been mended yet．
(详述过程:被动)
People tried to accept her． …She tried to be ac-
cepted．(延展过程:被动)
综上所述，系统功能学者们对动词的研究由浅入
深，对短语动词复合体的研究从形式和意义两方面入
手进行分析。笔者则从及物性分析的角度对短语动
词复合体进行探讨，希望能对前期的研究起到补充说
明的作用。
三、及物性分析的视角
以上不同系统功能学派的学者对短语动词及短
语动词复合体由浅入深地作了详尽的阐述。对短语
动词而言，笔者更倾向 Fawcett 的分析方式，即引入
“主要动词的延长成分”来描述短语动词。［5］何伟、彭
漪(2008)在阐述加的夫模式时也认为“这种描述看上
去是把句法分析复杂化，而实际上因为规避了悉尼语
法中描述的不一致，反而简化了悉尼语法。”那么我们
在分析小句时，可以运用加的夫模式来处理短语动词
以及主要动词不能负担及物性过程的全部意义，如
take a bath。但对小句分析的表示方法我们不采用加
的夫模式的树形图，而是沿用悉尼模式的框型图，具
体分析如下:
I am seeing my brother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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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短语动词复合体而言，黄国文、胡壮麟等人都
作了详尽的阐述，但对某些问题并没有作清晰的说
明，如对 Halliday提及的意态的动词复合体形式没有
单独阐述，只是从语义逻辑的角度笼统地介绍短语动
词复合体;再者，对短语动词复合体和语言中的级转
移现象没有作明确的说明或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标
准。因而，笔者试图从功能的视角来阐述短语动词复
合体，以期能解决以上问题。从形式出发，以及物性
分析视角探讨短语动词复合体。首先我们先看以下
例句:
(1)He began to cry．
(2)He left to show his anger．
(3)He told me to finish the task in time．
(4)He made me finish the task in time．
(5)He dares to tell me the truth．
从形式上看，这五个小句的短语动词复合体都是
由两个动词构成的，Halliday(2000)在描述动词时态
问题时将时态分为首要时态(primary tense)和次要时
态(secondary tense)。笔者借用他的思想，将第一个
动词称为首位动词(primary verb)，第二个动词称为二
位动词(secondary verb)。对首位动词而言，可以是体
现及物性分析中的六个过程之一，也可以处于六个过
程之外，如句(4)和(5)。句(4)和句(5)的首位动词
make和 dare 并不能归属于六个过程，也无法运用及
物性分析方式来分析。我们把这类动词统称为非过
程类型。这里所说的非过程类型并不是指首位动词
不是由实义动词体现，而是指首位动词不在六个过程
类型的范畴之内。［6］非过程类型又可以具体细分为使
役态和情态两类。在首位动词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
一步发展二位动词，而二位动词又可以扩展出三位动
词，这样以此类推。如:He is willing to tell Jim not to
forget to ask Mary to finish the task．短语动词复合体从
原则上说是可以无限扩展的。具体如图 2 所示:
图 2
从动词与动词之间的相容性看，一般而言，有以
下几点规律:
(1)小句中不会连续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使役
态动词;
(2)使役态动词后面不会紧接表情态的动词;
(3)过程类动词后不会出现表情态的动词;
(4)如果小句中出现表情态的动词，一般是首位
动词。
(一)当首位动词归属于过程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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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iday提出语言的三大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际
功能和语篇功能。概念功能由及物性系统来体现，而
及物性系统包含六个过程:物质过程(material proces-
ses)、心理过程(mental processes)、关系过程(relation-
al processes)、行为过程(behavioural processes)、言语
过程(verbal processes)和存在过程(existential proces-
ses)。在及物性框架下，过程由三个部分组成:过程
本身、过程中的参与者和与过程相关的可选择的环
境。过程的三分法在词性的语法框架下分别对应的
是动词、名词和其他(副词、介词短语、状语等)。从及
物性分析的角度来看，以上五个小句都包含有两个过
程。其实黄国文(2011)也提到了这个分析方法，即把
构成短语动词复合体的两个动词分别看作是两个过
程的体现
句(1)She began to cry 中，begin to cry 是短语动
词复合体，begin 是首位动词，cry 是二位动词。在及
物性分析中 begin是物质过程，cry 是行为过程。黄国
文(2000)在分析这个小句时认为 begin 和 cry 并不是
地位平等的动词，二位动词比首位动词重要得多，他
把首位动词看作“附加”意义。Ｒadford(2004)也认为
首位动词和二位动词的地位并不对等，但他认为首位
动词是短语动词的中心成分，剩余部分是中心成分的
补充。他在分析 trying to help you时，将 trying视为动
词短语的中心，而 to help you看作是中心词的补充成
分。不同的学者在处理首位动词和二位动词的重要
性上看法不同，但笔者认为，首位动词和二位动词地
位平等，在意义上都是表达短语动词含义不可或缺的
部分。［7］句(1)中，begin 是可以单独作为物质过程存
在的，其自身也表达一定的概念意义，如小句 The
meeting begins at 8:00 中，begin 可以分析为物质过
程，表动作。这个小句和句(1)中的 begin 在含义上
并没有区别，在形式上都是充当过程的不及物动词。
因而，我们将首位动词 begin视为物质过程，第二位动
词是行为过程，所以短语动词复合体 begin to cry是物
质过程向行为过程的过渡或转换。参与者 he 更靠近
物质过程 begin，可以采用就近原则进行分析。因而
整个小句的具体分析如下:
He begins to cry．
Actor Processes:Material Processes:Behavioural
这种分析方式将 begin 和 cry 视为地位平等的动
词，我们可以进而分析表达两个或三个不同过程的短
语动词复合体，而黄国文的方法就有一定的局限性，
如:句 I forget to tell her the time of the party。我们无
法判断 forget 和 tell 两个动词之间哪个重要，也无法
将首位动词看作是“附加”意义;而如果运用过程过渡
或转换的方法来分析的话，就避免了这个问题。
我们在句(1)中参与者只有一个，而且这个参与
者靠近第一位动词，我们采取就近原则，首位动词归
属哪个过程，那参与者就相应地进行定位。如果第一
位过程是心理过程，那参与者就定位为感觉者;如果
第一位过程是行为过程，那参与者就定位为行为者，
以此类推。如果参与者出现在第二位动词后面也可
以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定位。但如果小句中的参与者
出现在两个动词之间，如句(3)He told me to finish the
task in time，那我们该如何定位两个动词之间的参与
者呢?
我们可以将这个小句分解为:He told me and me
finish the task in time。也就是说 me 这个参与者既作
用于首位动词也作用于二位动词，它具有双重身份。
因此，我们可以具体分析如下:
He told me to finish the task in time．
Sayer Processes:Verbal Ｒeceiver
Actor Processes:Material Goal Circumstances
在这个小句中，短语动词复合体仍然是两个过程
的过渡或转换，即由言语过程向物质过程的过渡或转
换，只是在两个过程的过渡或转换过程中介入了双重
身份的参与者 me。
(二)当首位动词不归属于过程类型
句(1)(2) (3)中的首位动词都可以在及物性分
析的六个过程中分别找到对应的过程类型，但句(4)
和(5)中的首位动词并不归属于六个过程之一，我们
将这类首位动词称为非过程的首位动词。这里的非
过程类型并不是指首位动词不是由动词构成，而是首
位动词并不归属于及物性分析系统中的六个过程之
一。我们可以将这类非过程的首位动词细分为使役
态和情态两类。
Halliday(黄国文，1998)对英语的使役结构也从
过程的角度作了分析，但对过程类型的确定却说法不
一，如:
(4)a． He made me finish the task in time． (物质
过程)
b． He made me happy．(关系过程)
在句(4)的使役结构中，(4a)finish这个动作是由
me发出的，所以 me是行为者，但 finish这个动作的发
出是 he促使 me发出的，说以 he是起始者(Initiator)。
而(4b)me 和 happy 之间体现关系过程的“归属”类，
起始者 he 促使 me (am)happy 这个“情形”，表达的
是一个事件或情形，而不是一个事物。但(4a)和
(4b)中同是动词 make，但因为后面补语不同而在分
析上有很大的区别，黄国文(1998)也认为 Halliday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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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过程类型时出现了前后不一致的说法。那我们
该如何界定使役动词呢?它是物质过程还是关系过
程?在 Halliday看来，可以根据补语中的成分关系来
确定过程的。这样就使得我们在界定使役动词时更
多的依赖于补语的结构。Fawcett(1995)对英语的过
程分类时，特别区分了一类“影响过程”(Influential
Process)来描述使役结构。这对使役结构中动词的定
位就更清晰，也把使役结构的特点明确化。Fawcett
(1995)把使役结构作为一个单独的过程进行及物性
分析。他不采用 Halliday 物质过程中行为者和目标
的术语，而是运用施动者(Agent)和受影响者(Affect-
ed)来描述过程中的参与者，如句(4)中 he 是施动者，
me是受影响者。黄国文(1998)在分析使役结构时也
采纳了 Fawcett的分析方法。笔者也引入 Fawcett“影
响过程”的观点来分析使役结构中的短语动词复合
体，句(4)的具体分析如下:
He made me finish the task in time．
Agent Processes:Influential Affected
Actor Processes:Material Goal Circumstances
句(4)是使役结构的短语动词复合体，我们在分
析过程中仍然将短语动词复合体视为两个过程的过
渡或转换，因为句中涉及两个动词，即两个过程。两
个过程之间的参与者 me 具有双重身份，既是首位动
词的受影响者，又是二位动词的行为者。
短语动词复合体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词组
合而成，位于首位的必须是动词的形式，但除了体现
六个不同的过程和影响过程外，还有一些表达情态的
动词也可以和其他动词组合成短语动词复合体，如句
(5)He dares to tell me the truth。在句(5)中，dare 的
定位非常模糊。在形式上，三人称单数形式，体现了
动词在小句中的词性变换形式;但在意义上确更倾向
于情态意义。
Halliday(2000)在区别动词词组和短语动词时明
确表示，动词词组是由语气结构中的限定词和部分述
谓以及及物性结构中的过程组成;而短语动词则是词
汇动词，由一个或多个词汇动词组成。从 Halliday 对
动词词组和短语动词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出，涉及情态
的部分应该归属于动词词组，而并不是在短语动词的
范畴内。而表情态的一些动词表达形式到底归属于
语气结构还是词汇动词范畴，对这点 Halliday 并没有
明确说明。他运用反义疑问的形式来判断句子的语
气结构，但句(5)的反义疑问形式可以分别为:
(5)a． He dares to tell me the truth，daren’t he?
b． He dares to tell me the truth，doesn’the?
这两种反义疑问的形式都符合语法表达形式，
(5a)的语气结构是 he dare，而(5b)的语气结构却是
he does。因为动词 dare体现情态的同时，自身还持有
一定的词汇意义。但从意义的角度来分析，这类词对
小句意义的影响不大，只是对小句意义起附加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把这类表情态的首位动词看作“附加”
动词，即主要动词的延长成分。如句(5)主要表达的
是 he tell me the truth这个命题意义，而 dare to只是对
小句的命题意义起补充说明作用，并为小句增添了情
态意义，使小句在语气上发生了变化，具体分析如下:
He dares to tell me the truth．
Sayer MEx M Ｒeceiver Ｒange
Processes:Verbal
四、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 Halliday，Fawcett，黄国文和胡壮麟
等不同学者对短语动词复合体的不同分析和看法，提
出自己对短语动词复合体的一点见解。短语动词复
合体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词组合而成，第一个动
词为首位动词，第二个动词为二位动词，可以以此类
推。笔者着重将首位动词分类为过程类型和非过程
类型。在过程类型中，笔者提出短语动词复合体是由
第一个动词的过程类型向第二个动词的过程类型转
换或过渡的过程;对非过程类型，笔者借用了 Fawcett
的某些观点来分别分析了使役结构的短语动词复合
体。此外，对表情态意义的短语动词复合体提出了自
己的一点见解。笔者试图通过这种分析方式来简化
短语动词复合体的分析过程，并希望能对前人的研究
作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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